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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今天，是第26个世界阿

尔茨海默症日，作为失智症

的一种，这个病让人头疼，这

次我们想讲讲那些从容面对

它的故事。

“阿姨，你来啦。你想我

了没有？我想你了。你今天

穿得真漂亮。”69 岁的何阿

姨走进来时，宋海玲笑盈盈

地迎上来，语气柔和，仿佛是

迎接早上来入园的小朋友。

宋海玲是西湖区古荡街

道大爱人家失智老人日间照

料点的社工，失智的何阿姨

几 乎 每 天 都 到 日 托 点“ 报

到”：早上 8 点 30 分送来，下

午4点左右接回家。

这里，像何阿姨这样的

老人共有6位。他们这一整

天都由宋海玲和她的同事们

陪伴。

失智老人在日托所的一

天是如何度过的？这样的日

托对照顾他们的照料者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钱江晚报记

者体验了“日托所的一天”。

今天是第26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记者在古荡的大爱人家照料点实地体验

失智老人在“日托所”的一天

每天都问一句：你早餐吃什么了
西湖区古荡街道大爱人家失智老人日间照料点两周前刚

开业，在此之前，它主要做的是，对失智老人进行非药物干预治

疗。“早上送来，下午接回”的社区照顾模式，是今年才开始的。

报名参加的老人都是古荡街道的居民，年满60周岁，轻、

中度失智老人。照料点在古荡街道金秋家园长者服务中心，

两间活动室，有活动的桌椅、休息的沙发，很干净。

早上 8 点 30 开门后，老人们陆续进来，失智老人基本是

老伴陪伴而来。“爷爷，你昨晚睡得好吗？早饭都吃了什么？”

等89岁的徐爷爷坐稳，宋海玲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问。

徐爷爷失智已经七八年，大概 5 年前开始在这里接受干

预治疗。他健忘、多疑、容易情绪低落，白天打瞌睡，晚上不睡

觉。生病后，一直由老伴照顾。“刚刚才吃过，你是不是又忘记

了？”老伴见徐爷爷只顾着发呆，迟迟不回答问题，急着提醒。

宋海玲赶快朝她摆手，轻声说：“不要说他，让他慢慢想。”

“吃了木耳、豆浆、鸡蛋、南瓜。”停顿许久，徐爷爷开始一样

一样说，说说停停。宋海玲马上给他鼓掌。“回忆早餐是让他动

动脑，说出来是锻炼他的表达能力。要适时地多表扬、肯定。”

听到掌声的徐爷爷，笑得有些腼腆。在把徐爷爷这一天

要吃的药交给宋海玲后，老伴就离开了，她这一天能从照料中

暂时脱离。

希望老人多动，别总打瞌睡
当天来日托的老人一共有 4 位。两周下来，他们已经熟

悉。社工袁飞依次给他们量完血压后，和宋海玲一起带着老

人们做手指操。宋海玲像领操员一样，喊着口号。

69 岁的何阿姨是老伴陪着来上课的。她情绪起伏比较

大。袁飞给她量血压时，让她脱掉外套，本来还笑盈盈的何阿

姨，突然发怒大喊。

宋海玲赶快过来安抚，“好的，我们不脱，就这样测量。”

做操时，何阿姨也不参与，只是嘴巴哼哼着像是唱歌。坐

在她旁边的袁飞趁机一起念念有词，何阿姨立刻笑了出来，跟

着袁飞做起操来。

“他们开心、发火，都是一瞬间的事，要随时注意他们的情

绪变化。”宋海玲边做操边观察，几个节拍下来后，她看到何阿

姨的动作慢了下来，示意袁飞不要再鼓励何阿姨继续，“她有

点累了，让她休息会儿。”

4位老人中，最开朗的是80多岁的姜爷爷。从2013年被

确认为失智症后，他一直在这里治疗。“他状态不错，6 年了，

情况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幅下滑。”浙江省大爱人家中心副

主任朱秋香说，6 年前，姜爷爷的主要表现是健忘、幻想，“如

今基本还保持这样的状态。”

姜爷爷是最会活跃气氛的，有他在，就笑声不断。

早上拄着拐杖进来，看到宋海玲，他立刻挥手，大声说：

“老师好！”

宋海玲拿出一堆铭牌，让他找出自己的名字，他声音洪亮

地回应，“保证完成任务！”

但他也有不愿配合的时候，早操做完后，宋海玲拿出扑克

牌让大家玩，姜爷爷不愿动，嚷嚷着自己不会。“你昨天不是教

我玩接龙吗？我有点忘记了。”宋海玲一边摆，一边问，“是这

样吗？好像不太对。”姜爷爷看她犹豫不定，凑上来指导，不一

会儿就自己动手了。

“我们希望老人们多动，动手、动脑。尤其不要枯坐、打瞌

睡。他们不愿意参与活动的时候，不能强迫，要多引导。”宋海

玲讲了许多和老人们相处的技巧。

像小孩又不是小孩
一个小时左右的室内活动结束后，宋海玲和袁飞一个前

面带路，一个后面看护，带着4位老人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来，大家排好队。鲍爷爷，你帮忙扶着许爷爷好不好，他

走路不太稳。”宋海玲招呼走在最后的鲍爷爷，他70多岁，是4

位老人中，身体比较好的，“帮忙，能让他有成就感。”

虽然宋海玲对老人们说话的语气轻柔得像对小朋友，但

她说，又不能完全把老人们当小孩。“像姜爷爷，虽然他嘴上常

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但如果你过度帮他，他会抗拒。”

的确，上课期间，其他老人都是社工们帮忙倒水，但姜爷

爷坚持自己做；课桌上的玩具掉到地上时，他拒绝袁飞去捡，

而是自己弯腰拾起。

出去活动时，宋海玲随手带了一个儿童皮球到公园，半个

小时的户外活动，她带着老人们，坐在亭子下，扔皮球。鲍爷

爷玩得最投入，脸上一直带笑，玩到最后，他和姜爷爷两人站

起来传球。再回到室内时，已经是上午11点钟。老人们开始

自由活动，有人坐着休息，有人玩七巧板等小游戏。

徐爷爷最爱一种插钉子的游戏。他玩得熟练，旁边一位

老奶奶目不转睛地看，看完要求，“你再玩一遍吧。”徐爷爷有

点自得地笑。

“敬礼，老师，再见”
11 点 30 左右，袁飞从社区的老年食堂带来饭菜，老人们

开始吃午饭。姜爷爷的老伴从家带来两个荤菜，给他加餐；鲍

爷爷的老伴也赶来，陪他吃午饭。

“把他放在这里，我能喘口气，也能出去办点事。”王奶奶

说，老伴失智有五六年了，去年开始定期来这里，“他很喜欢这

里的氛围。他在家发脾气的时候，我问他你要不要去大爱了，

他会立刻说：去。”

今年夏天，大爱人家古荡试点因为装修，停了两个月。王

奶奶明显感到两个月后，老伴的情况出现下滑。

虽然，很多人觉得照顾失智老人是件耗力耗神的事，但长

久相处下来，宋海玲和朱秋香都感受到，失智的老人们其实也

有有趣的一面。“像徐爷爷，有一次，他老伴来接他，来晚了。

他就很焦躁，我们就陪他玩游戏，这个时候，奶奶来了，看他没

发现，就悄悄坐在一边。徐爷爷玩了一会儿，又急了，转到房

间里，看到奶奶坐在那里，就埋怨：你怎么不早点来。奶奶哄

他说：大宝贝，我这不是来了吗？”

朱秋香说起这件“撒狗粮”的事，还忍不住笑，“我觉得，年

轻的时候，奶奶都未必会说出这种话。”

“一般，他们的老伴一天会来看好几次。”宋海玲说，有位

爷爷，他的老伴失智四五年，一直是他在照料，日托点开张第

一天，他就带着老伴来报名，说这几年的照顾实在太累了，“但

他全天在这里陪着老伴，中午午休的时候，他就坐在老伴旁

边，看着她睡觉。”

下午 4 点左右，老人们的家属陆续来接。93 岁的陈奶奶

是第一位被接走的。“今天奶奶挺棒的，慢慢一个个说出了你

们六兄妹的名字，还写出了几个。”宋海玲将老人一天的表现，

告诉陈奶奶的女儿。

陈奶奶被接走后，老人们有点坐不住了。

徐爷爷站起来走向自己存放物品的小柜子，打开看着也

不知道找什么；姜爷爷直接大声问“我的老伴呢？”；鲍爷爷则

沉默不语，但明显有点不安。“这时的他们也有点像幼儿园的

小朋友，别人都来接了，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呢？”

“来，咱们去打打乒乓球吧。”在场的三位社工马上分工各

自看护一位，其中一位领着鲍爷爷到室外打会球。

4 点 15 分左右，姜爷爷的老伴来了，他一下子笑容满面，

“敬礼，老师，再见。”这样的告别让在场的人都笑了。


